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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留着短发是怕被别人觉得老

许鞍华最近忙了起来，《黄金时代》宣传期，她在广州参
加“心灵演讲”。

一件宽大的黑色罩衫，牛仔裤配球鞋，在其他人的盛装
打扮下，许鞍华像个另类，完全没有四获香港电影金像奖最
佳导演的大人物模样。

很难看出这个留着帅气短发的女人已经67岁，“我不愿被
人说老，但又清楚自己很老，不愿穿暴露的衣服，又要让自己显
得年轻，只能把头发剪这么短，让人家觉得你身体很好。”她说，
在香港，如果别人认为你老，你就会找不到工作，更没人会来
找你拍电影，所以很多人40多岁却开始穿暴露的衣服，努力
与年轻人打成一片，装作很时尚的样子，“那是很可悲的。”

在采访中，许鞍华时而调皮地翻一下眼睛，时而捂嘴低
头大笑，谈得兴起，还会把腿盘起来，像是与邻居的一次聊
天。一位后台的工作人员说，她对每个人都很热情，谦逊得让
人惊讶。

小时候，许鞍华很害羞，撑一把伞，不敢瞧前面的人，就
看着他们的脚一直走。“如果不是拍戏，跟别人简直没话讲。”
文学与电影，对她来说，是一种表达方式，某种程度上也是一
种逃避。

《黄金时代》片方宣传语说，许鞍华导演用她的温暖中和
了李樯编剧的残酷。许鞍华的确是温暖的，在《黄金时代》中，
她刻意回避了鲁迅的锋芒毕露，“我们重点拍一个慈祥长者，
身体不是太好，而不是拍一个桀骜的老骂人的鲁迅。”

温暖而细腻的情感表现，让许鞍华获奖无数，她却一直
租住公寓。“有些事特别好笑，譬如我每一次去影
展当评委，每人都有一部车，有一个司机，车窗还
是茶色的，每一次出去，假装路边的人在夹道欢迎
你，你向他们挥挥手，像英女皇的样子，可是结束
之后回到家里，就完全换了个人。”她说，那个像是
演戏，太假了。

在香港，许鞍华出门坐地铁、公共汽车，去茶
餐厅、快餐店。她喜欢普通的生活，爱吃面食，比如
饼和饺子，喜欢吃肉讨厌海鲜，和南方人的口味相
去甚远。

67岁，许鞍华始终未嫁，在租住的公寓里，跟母
亲生活，她自嘲是两个老女人互相支持。她不会做
饭，只会泡方便面，自己的钱经常算得一塌糊涂，房
间从来清理不干净。

许鞍华不愿意做职业的长期规划，曾无数次
地制定和推翻个人的经济计划和退休计划。这种
随性似乎成为她事业的阻碍，有人曾经评价，许鞍
华至今也没能像大多数导演那样带出自己的专门
班底，是因为她始终凭着兴趣在工作，“只懂得像
牛一样干活。”

6 7岁，许鞍华单
身，和母亲住在租来的
公寓里。她不会做饭，
只会泡方便面。她随性
生活，曾无数次地制定
和推翻个人的经济计
划和退休计划。

这位四获金像奖
的导演仍然会为没有
投资发愁，在商业和文
艺间较劲。年近七十的
她学会转弯，也有自己
的固执。拍《桃姐》前明
知票房不会好，仍四处
奔波找投资，只是“想
用这部电影去纪念一
些没有人提到的人”。

三年之后，一部
《黄金时代》，让许鞍华
重新回到大众视野。这
个女人还是那样悠悠
而自在，信奉拍电影是
她人生最大的意义。萧
红的一句话深深地打
动着许鞍华：我不能选
择怎么生怎么死，但我
能选择怎么爱怎么活，
这就是我的黄金时代。

女人的坚强是在弱者基础上完成的

“什么叫女汉子啊？”当被提问是否觉得自己是女汉子时，
许鞍华两肩一耸笑了起来。“我觉得这个时代不用标签化女
人，因为一说就认为女人不应该很彪悍，我认识的女人，像我
妈我祖母，都比我爸我祖父彪悍。”

新作《黄金时代》，以萧红的一生贯穿，这个女人，在那个
时代也算得上“彪悍”，婚前同居，叛逆离家。

“我一直在问自己，为什么要拍一个民国时代的女作
家？因为我认为萧红的经验在现代人看来也会特别有感触，
她作为女人的挣扎和跟这些男性的关系，是会有共鸣的。”

女性，是许鞍华在电影中长期研究的课题，也让她在香港
获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女人四十》、《千言万语》、《姨妈的后
现代生活》，她被定义为“女权主义者”，她否认：“我不是！”

确实不是，她曾说电影寄托着她全部的人生观、价值观，
从她的电影就可以读懂她自己。《半生缘》中，曼璐为了养家投
身风尘，《女人四十》中，阿娥不可避免地成为家庭中操劳的

“用人”，即便是有自我意识的女性角色，如《今夜星光灿烂》中
的彩薇，也无法自拔地置身于三角恋情。“我的影片从来没有
刻意描写‘女性平等’或者‘女权’这些主题，可能因为我本身
是女性，所以比较容易触摸女性的生活经验，而我最希望拍出
的，也是不同于男性导演视角的女性经验。”

她说，女人一哭，别人就会帮你，所以说，女性的坚强和独
立，是在弱者的基础上完成的。

在她的电影中，这些情感的表达，是曼璐粘在鸡腿上的唇
膏，是阿娥洗不干净的围裙，是桃姐静坐的望眼欲穿。

有影评说，在许鞍华拍女性电影之后，她的电影没有了激
烈的冲突和碰撞，只是娓娓道来。“现在比较成熟了，开始慢慢
描摹一个过程，一点点酝酿，而不是通过一个戏剧性的爆发一
下子解决所有问题。”

这种表达方式在《天水围的日与夜》中发挥到极致，影片
反复出现做饭、吃饭、读报这些琐碎的生活场景，让天水围这
个“香港的悲情城市”，在镜头里显得安静平和。

到我这年纪只希望电影不赔本

许鞍华希望自己的电影能被大众所接受，
然而，如果大众接受的评判标准只是票房的话，
许鞍华一定是失望的。

“我的每一部电影基本都是冒险。”谈起票
房，许鞍华这样自嘲。她得了四次香港金像奖最
佳导演和两次台湾金马奖最佳导演，却不在乎
奖项，“到我现在这个年纪和阶段，不会算能不
能得奖、有没有突破，只希望努力做完之后不要
赔本，不然压力大到我受不了。”

从《半生缘》到《玉观音》、《姨妈的后现代生
活》，“叫好不叫座”成为许鞍华的魔咒。

然而，她没有停下。老年人题材的《桃姐》，
在开拍之前许鞍华就知道票房不会好，但她仍
然为《桃姐》寻找投资方。“我想用这部电影去纪
念一些没有人提到的人，探讨一下传统的人际
关系和现在有什么不同。”

许鞍华并没有放弃商业，她逐渐向内地发
展。“我觉得这是大势所趋，而且现在比十年前
好很多，过去十年合作的一些电影，常常会香港
人不喜欢看，内地人也不喜欢看，现在经过磨
合，合拍片可以做到让大家都喜欢。”

许鞍华说，她喜欢周星驰的电影，那种性
格，那种独特，她学不来，也做不了，她只做她可
以做的电影，无关商业或艺术。

她似乎找到了让两者结合的方法。《赛德克
巴莱》的出现让她觉得，一部时间长达五小时、
语言奇异、故事平叙的影片仍然可以获得高票
房，她开始试图将冷门题材做成卖座片。

“我人生最大的意义就是拍电影。”记者问
起许鞍华对人生的看法，她收起调皮和放松，严
肃起来。

在拍摄《黄金时代》时，许鞍华有很多触动，
萧红独居日本的时候，非常孤单并且怀念萧军，
但她后来发现能安安静静写作就已经是黄金时
代了，“很少人在自己幸福的时候真能感到幸
福。”这让许鞍华非常羡慕，“为了一个理想可以
赴汤蹈火，我自己做不到，可我很羡慕她。”

在这个时代中，许鞍华也在尽力追求自己
的黄金时代，在一次采访中她说，如果你所处的
时代正好与你的理想契合，能够让你尽情发挥，
那最好不过。如果不能，你所处的时代有什么特
别看不顺眼的，你尽力把它改变，那也接近黄金
时代了。

“我希望每个人，在自己的黄金时代到来的
时候，不要不知道，不要错过。”

许鞍华：

若逢黄金时代
莫不知莫错过

面对镜头，许鞍华常常露出搞怪的样子。

文/片 本报记者 陈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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